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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经济下

滑，但过去 10 年间，世界主要大宗

商品的价格却增长显著。对于那些主

要依赖大宗商品收入的国家而言，上

述价格增长会带来巨大财富，政府可

将其用于消费或储备以及减少赤字。

尽管诱人，但这笔资金的花费

却是个问题。如日后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这笔消费很可能就得作出大幅削

减。根据大宗商品收入决定消费方

式，政府也从实质上将全球经济波动

引入了本国经济。

更为稳妥的方式是政府使用额

外收入减少债务及增加政府资产。一

些国家已经采取了这种途径。如石油

出口国挪威和铜出口国智利已经取消

了短期大宗商品价格浮动和政府支出

间的关联。上述两国已使用相应的财

务法案对支出和 / 或税收进行限制，

以维持财政秩序和减少财政波动，这

经常是以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的措施。

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方法。过去

10 年间，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见

图，左图）和俄罗斯（见图，右图）

已将政府债务从 GDP 的 100% 减少

到 GDP 的 10%。债务减少帮助他们

经受住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即在不使

其长期可持续性债务陷入危机的前提

下，两国均保持或增加了无息政府开

支（含社会支出）。

尽管从政府财政上看，存储而非

支出大宗商品收入可能是更好的财政

政策，但这真的代表民众将从中受益

吗？经济学家早就指出，评估经济政

策的最好方法就是评估其对经济发展

或福利事业的影响。对出口基本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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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诺威俄瑞恩盖的石油天然气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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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石油或矿产的国家，我们采用“动态一般均

衡模型”（见专栏）来对其替代性财政政策的影响进行

评估。上述模型允许我们采用真实经济信息，模拟不

同经济政策或外部因素（我们称之为“震荡”）对经济

的影响。在对一些国家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出口大宗

商品的为国有公司，这就使得公共收入直接与大宗商

品的命运联系起来。影响国家出口价格的外部震荡也

将直接影响政府预算。

我们发现，最为稳妥的方法是建立财政法规，将

政府开销与长期经济状况进行绑定。但是我们同时发

现，保护贫困人口免于经济波动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建

立法规，促使政府积累一定的财富，以便在经济低迷

时期资助那些变得更为贫困的家庭。我们将其称为结

构性盈余法规。

经济繁荣与萧条期的财政支出

模型中，我们假设政府支出大宗商品收入，从私

人领域购买商品和服务。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及选择

何时支出收入，即通过出口收益随时间推移进行分配

的方式，政府成了将出口收入转移到私人机构的通道。

在此模型中的一种政策选项是，政府单纯在获得

大宗商品收入时进行支出。这种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繁

荣和财政衰退交替出现：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支

出增加，而仅在价格下跌时对其进行削减。在这种政

策下，政府实质上将全球经济波动引入了本国经济。

这种经济波动不会以同样方式影响所有家庭，较

为贫困且无没有机会获取金融服务的家庭对这种经济

波动的承受能力最为脆弱。我们假设，依赖工资收入（或

更为不稳定的收入）的贫困家庭在收入来源中断时，

由于无法借款并且没有足够的积蓄来保证他们度过难

关而无法解决其日常开销问题。事实上，即使在经济

较好的时期，某些贫困家庭仍需要政府援助。经济萧

条期，这些家庭的生活标准将会显著下降——特别是

在他们的收入下降的同时，经济衰退迫使政府减少对

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员的救济。

面对这种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的情

况,还另有选择。政府可以将财政支

出与长期（而非当前）出口价格进

行绑定。

而对于其他阶层，波动性政府支出对其影响相对

较小。拥有进入资产和信贷市场机会的家庭——即所

谓的“优势型消费者”——可以自行应付上述经济波

动。但是不太富裕的家庭需依赖政府的公共政策，以

保护自己免受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赢家和输家

面对这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的情况 , 还另有选

择。政府可以将财政支出与长期（而非当前）出口价

格进行绑定，这样可以保护国内经济免受全球经济波

动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经济萧条期和繁荣期，政

府均可以有更为稳定的支出。

上述政策可以通过财政法规的方式实施，以对政

Tanner, 11/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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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债务（左轴）

非利息支出

（右轴）

俄罗斯

 非利息支出

  （右轴）

  债务

（左轴）

减少赤字

尼日利亚和俄罗斯利用经济繁荣期大宗商品的价格优势来减少政府赤字在GDP中所占比例，同时在经济危机时维持或增加

开支。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1年9月。

注：债务为政府一般债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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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支出和 / 或借款进行限制。某些情况下，完善的财

政政策可以支持财政纪律并减少经济动荡。但是财政

法规不能消除可能会导致财政政策松动的基本制度，

如：一味地对选民献媚、而让未来几代人买单的短视

政府。某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已成功实施了与我们的提

议类似的财政法规。如，尼日利亚已明确将长期参考

价格与政府支出绑定（Okonjo-Iweala，2008 年）。俄

罗斯的政府框架要求，当石油价格超过某一水平后，

将收益置于稳定基金内，禁止用于消费（Balassone、
Takizawa 和 Zebregs，2006 年）。但是，我们所考虑的

法案需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量身制订。除此之外，我

们的模型也考虑到一次性（暂时性）震荡对资源价格

的影响，人们不会期望它在短期内消耗殆尽。当大宗

商品价格发生永久性变动或资源在不久的将来会消耗

殆尽时，应对上述模型作出修正。

第一步

但是简单地将长期大宗商品价格和政府支出相绑

定可能只是保护民众免于经济波动影响的第一步。为

了提高其选民的福利，政府应替民众着想，采取一些

个人无法实施的行动。为了保护其最为脆弱的民众免

于经济波动的影响，政府应为其存储相应的生活保障

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可采取结构性盈余措施，

不仅要明确解决支出问题，同时也要削减赤字，储备

资产。上述措施实施后，债务国的财政状况将稳步提

高。在某一时间，政府将从债务国转而成为债权国。

根据这一措施，政府开销与持有资产相绑定。政府持

有的资产越多，支出也可逐渐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产积累速度减慢并最终停止，此时政府资产达到最

大。

拥有这样一个有界限的资产储备，政府就可以

在严重经济萧条，甚至是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降且无

法销售债券时维持支出。因此经济萧条或大宗商品价

格下降时，政府也不会被迫削减关键性安全净支出。

相反，在结构性盈余政策下，政府可以通过持有资产

保证其安全净支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结构性盈余

措施较其他经济法规能够更好地保护勉强糊口型消费

者。政府可通过一个实质上代替他们所做的预防性存

款计划以帮助其解决消费支出问题。

优势型消费家庭不会受益于结构性盈余措施从而

会解决政府的支出问题。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上述努

力完全没有必要，如果需要，他们可以从世界货币市

场借款并且能够积累自己的预防性资产。

另一方面，上述经济政策甚至还可能会使优势型

家庭的收入减少。在政府积累资金的过程中，其支出

水平将会由先前较低水平而稳步增加。在这一上升时

间曲线的初始阶段，政府积累的是本应由最优家庭获

得的资金。因此，较之其他经济法规，优势型消费家

庭在结构性盈余措施下所获得的投资机会较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较为宽松的结构性盈余措

施的框架下，整个社会都将获得最大益处。为解决优

势型群体的福利问题，政府可以制定经过修订的结构

性盈余法规，通过允许经济繁荣期政府支出略微增加，

以及采取更多层次的长期消费政策，允许一些外部波

动因素进入本国经济体。■

埃文·坦纳（Evan Tanner）和乔治·雷斯特雷波（Jorge 
Restrepo）为基金学院的高级经济学家。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模型中有两类客户：优势型消费者（通常被称为“李

嘉图”，指拥有可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并且能够借款和储

蓄的人）和勉强糊口型消费者（指那些无法进入上述资本

市场的人）。勉强糊口型消费者将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全部

用于支出，较之李嘉图型群体，他们对市场波动的承受能

力更为脆弱。

上述两类家庭的成员供职于生产中间体产品（还需进

一步加工）和最终消费品的工厂。因为市场竞争机制尚不

完善，工厂靠成本盈利。只有当工厂收到对工资和价格表

进行调整的信号后，它才会对其作出调整（Calvo，1983
年）。这些工资和价格变化导致短期内产量和就业的波

动。当政府消费其出口收入时，将会从雇佣家庭劳动力的

同样的工厂中购买商品和服务。这样，政府就会将出口收

入间接地传递到其选民手中。如果政府开支使用不均衡的

话，优势型消费者家庭（而不是勉强糊口型家庭）可通过

借贷方式抵消上述政策性波动产生的影响。

本文基于Carlos Garcia、Jorge Restrepo和Evan Tanner
所著“波动世界的财政措施：基于福利的方法”，刊登于

《政策模型日报》2011年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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